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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俗作为世代沿袭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反映了某一群体共同拥

有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习俗与道德具有同源性，它具有天然的道德特性，与儿童道德成

长有着密切联系。习俗在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通过伦理道德精神熏陶、群体情

感浸润以及行为规范约束，促进个体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丰润与道德行为习惯养成。同

时，人们也要认识到，习俗不同于道德，良俗才具有育人价值。学校需要引导儿童对习俗进

行理性审思，辨风正俗，充分挖掘习俗性道德资源，依托日常教学与开发特色习俗课程，围

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构建习俗育人体系来促进

儿童道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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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出生就置身于习俗中，这也是我 们所接触的原初性道德资源；同时，

道德通常也以习俗为基础。正如涂尔干（Durkheim，É.）所言：“习俗与道德行

为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一切社会习俗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道德特性

……习俗通过某种方式赋予道德行为以特有的尊重。”
［ 1］

杜威（ Dewey，J.）认

为，习俗构成了道德标准，处处为个体提供行为标准。道德意味着社会习俗、风

俗与集体习惯。
［ 2］

滕尼斯（Tonnies，F.）认为，“在所有特殊的习俗和礼仪里

，都包含着一种普遍的——人性的东西作为核心”
［ 3］

，理解习俗也是在理解人

性与共同体的道德生活。正是这样，习俗性德育是一种原初的德育形态，在这一

阶段，“德育是在习俗中存在并以习俗的传承为主要内容的”。
［ 4］

然而，当前

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体而丰富的现实生活，陷入一种知识化、符号

化的道德学习中，不能与习俗这一原初的道德资源有机结合。而且，由于习俗具

有习而不察的特性，人们往往认为有关习俗性道德方面的研究颇丰；其实，以“

习俗”/“风俗”与“道德教育”/“德育” 为检索词，发现关于习俗与德育、

习俗性德育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因此，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充分挖掘习俗性道

德资源对儿童成长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习俗的道德特性：习俗与道德的依凭关系  



“道德”（morality）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mores”，有“习惯、习俗、

风俗”之意，可见，道德与习俗在本原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方面，习俗往往包

含和体现着为某一群体所认可的道德伦理精神与规范；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道

德伦理精神又规范着群体成员的行为按道德所规定、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习俗

依靠道德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则在习俗中贯彻着自己的伦理

精神与原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 5］

  

（一）习俗的内涵及特点  

习俗即“风俗习惯”，
［ 6］

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礼节

和习惯的总和，生动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

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点，构成了民众生活的主流倾向。
［ 7］

“造始之教谓之

风，习而行之谓之俗。”
［ 8］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或定式被当作某种

规范，并在一定范围内口耳相传，如此习而行之，积久成“俗”，成为协调和维

持人际关系与行为规范的约定。  

与习俗相关的概念有“风俗”和“民俗”。有学者认为，“民俗，即民间风

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 9］

；而风

俗是“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

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
［ 1 0］

。也有观点提出，至有人类，则渐有

群，而其群多数人之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

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
［ 11］

综合以上对习俗、民俗与风俗的界定，发现它们在

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主要指世代相传的为某一群体所沿袭的社会风俗习惯，无

论优（良俗）劣（恶俗 /陋俗），都指向一种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是人类社会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  

习俗作为一种由最普遍的民众生活与民众文化所构成的复合体的存在，具有

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要素的显著特性。首先，作为世代沿袭逐渐积累起来的文化

现象，习俗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绝大多数人共同拥有的行为

模式与价值观念。其次，习俗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时代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价值

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族群较为稳定的生活态度和道德理念，使得其处

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稳定性中又往往包含着可变因素，习俗也随着某一国家或民

族民众生活变化，不断改变和向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某一群体的风俗习惯就

表现为该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又反映出他们的风俗习惯。

最后，作为一种弥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心理与行为模式，习俗不需要任何

解释，它近乎一种“不证自明的意见”
［ 12］

，使我们无可避免地深受影响和制约

。由此可见，习俗具有地域性、复杂性、自明性、传承性与变异性等特征。
［ 1 3］

  

（二）习俗与道德的渊源  



习俗作为“共同体的动物性意志”
［ 14］

，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为人们的伦理生活提供了一种先验的道德背景，为理性化、反思性的道德提供了

原初的道德资源。  

首先，道德脱胎于原始习俗。道德是与原始习俗一起出现的。“在早期发展

阶段的人类社会是由相互之间无明显特征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道德信条以

及具有强制力的习俗等混合体予以调整”
［ 15］

，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尚未

从社会整体的习俗、禁忌、集体习惯中分化出来。此时，道德与原始习俗尚未被

严格区分，道德主要是以一种习俗方式存在，表现为一种习俗性道德的形态。例

如，原始社会中所公认的同族成员不得通婚、食物由部落首领分配、成员不得相

互残杀等习俗规约，实质上就是对当时人们的道德行为所作出的规范要求。从这

种意义上说，习俗从起源之初便存在着道德的内容。  

其次，习俗与道德互为依凭。人类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从原始习俗到

道德规范逐步演变的过程，当日常生活习俗向道德转化时，并非毫无选择地全盘

接收，而是以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需要为依据，形成了

由梳理甄别到规范创新的复杂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那些具有普遍性且合乎道德

的民间习俗进一步上升为社会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无论

是习俗还是道德，它们都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实践，又反过来规范着人类社会实践

，在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一方面，习俗为社会

道德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日常行为模式与社会心理基础，依俗而行则不会出多大

的问题，为建构和谐稳定的道德秩序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道德又为社会

习俗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标准，促使习俗不断向合宜性方向进化，剔除那些不合

道德精神的习俗。  

最终，习俗经久而“化性”。道德的独立并没有剥离习俗中原有的影响人心

理与行为生成的内容，习俗与人的道德品质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联系。正所谓“

习与性成”，“任何人都绝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习俗而‘独自’生成某种德性”

［ 16］
。正如杜威所说，只要个体还继续存在着，就无法逃避如何参与生活的问题

，从来都不可能超出习俗之外。
［ 17］

德性是内在与外在、伦理精神与道德行为在

实际生活中的高度统一，其形成过程离不开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自然也无

法回避与人类生活互依共存的习俗的影响。个体“长期浸染于良好的风俗习惯之

中，反复实践，时时约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不断积累善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

，也可以达到改变行为动机进而‘化性’的结果”
［ 1 8］

。“人心一趋，可以造成

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
［ 1 9］

可以说，习俗是绝大多数人德性生

成中的原初性影响因素，并且当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习俗发生变化时，人们的道德

观念必然也难逃其影响，从而发生一定的转变。  



（三）处于连续链上的习俗与道德  

杜威认为，不管哲学家们对道德进行如何抽象晦涩的描述，其背后都是现实

的生活和个人，道德从来都不是产生于各种范畴和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来源于“

某些特殊情况下的社会习俗”
［ 20］

，这就是道德的生活基础，决定了其与同样作

为社会规范的习俗之间必然交织的关系。然而，随着理性精神的发展，人们普遍

认为道德规则在不同环境中都是可概括的、不可变的和强制性的，而习俗惯例等

则是可变的、偶然的，取决于权威或共识，因此，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儿童对

道德与常规问题的明确区分，被视为其早期道德判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 2 1］

  

首先，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是两种道德形态。道德来源于习俗，但习俗

不等于道德，也不是所有的习俗都是良俗，都具有教化价值。蒂洛（ Thiroux，

J. P.）认为，习俗性道德以习俗或传统为基础，是个体从出生就开始接触的行

为规范，它常常在不问缘由、不进行批判分析的情况下就被个体所接受。［ 22］

鲍曼（Bauman，Z.）认为，传统生活中的“人们很少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事物

，因此也很少对事物进行反思”，他们过着一种“遵循习惯的生活方式”，任何

偏离习俗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上帝命令的违背。
［ 23］

可见，习俗性道德是非反思

性的，它缺乏个体主动的理性审视与选择性建构。这种非反思性往往会遮蔽人们

对事物的真正认识，把自己完全交给未经审查的习俗，则可能变成一个没有思想

的人，从而导致阿伦特（Arendt，H.）意义上的“平庸之恶”。  

与此同时，哲学家总是试图运用理性来对一切道德行为规范进行批判、检验

，无论这个规范多么合乎传统习俗、群体惯例，进而形成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上的

普遍化道德规范，就是反思性道德。
［ 24］

鲍曼也认为，“道德并非人类生活中的

一种‘自然特性’，而是需要构思并注入人类行为的东西”
［ 2 5］

。由于理性彰显

与独立个体的出现，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开始运用理性去思考、依据理性去行动。

毫无疑问，反思性道德是人类理性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对现实伦

理生活理性思考的结果，蕴含着个人的理性和反思的智慧。从习俗性道德走向反

思性道德是一种道德实践与伦理学上的进步。  

其次，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不是对立的。习俗性道德与反思性道德的不

同，不是一种有你无我的对立，更不意味着习俗与道德可以被完全分离。道德与

习俗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相反，二者具有连续性，人的道德发展离不开二者

的协同作用。在杜威看来，真正的对立不是理性与习惯之间的对立，而是例行公

事的、不理智的习惯与理智的习惯之间的对立。
［ 26］

同时，德性的认识和获得，

需要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道路或途径，即道德所对应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是道

德最明显的一面。而且，这条道路还需要清晰的起点，即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

惯习和传统，如此就涉及社会习俗的重要内容，对习俗的广泛理性审视，可以帮



助儿童获得对道德的初步认知。特别是在理性化的道德范式下，习俗作为一种非

反思性的文化之网为儿童道德成长提供了原初的道德资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并没有将“

道德”和“文明”的违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而是将两种类型的行为都强烈地“

道德化”，儒家文化中的“礼”与“俗”就是最好的印证。
［ 2 7］

在这里，道德通

常与礼仪、文明、审美、宗教等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我国的传统文化规范是

与道德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伦理传统延续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

的道德观念。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独特之处，也是我们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

该注意和可以充分利用的地方。  

习俗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落后与进步的关系

，而是处在一个连续链之上的。无论人们在道德与习俗之间如何划清界限，但无

法否认的是，“共同体的意志的真正实质是它的习俗”
［ 28］

。  

二、习俗何以育德： 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机制  

“‘道德’概念虽在高头讲章中至为复杂，而在最广泛人群的心目中并不含

糊。这叫作‘习俗道德’”。
［ 29］

习俗在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发

挥出伦理价值观念熏陶、群体情感浸润以及行为规范约束等具有教化意义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本身就成为一种道德力量，人们接受习俗文化熏陶的过程

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习俗在道德领域有着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对人类

来说并不像在时尚的审美领域中那样明显，  它是关于特定习惯的适当性或不适

当性。
［ 30］

习俗作用的发挥，没有说教也并不强制，它只是利用自身在长久发展

中所创造的一种最为贴近民众生活的文化氛围，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无意识中孕

育了鲜明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养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且习俗

所带来的这种教育影响通常是深刻而持久的。  

（一）儿童道德认知因习俗濡化而发展  

儿童的道德观念与规范性知识，除了说教，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习俗，是在

仿效习俗过程中得到的。杜威认为，道德反思的倾向既不是自己创造的，也不是

神赐的礼物。正如我们在希腊人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它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从

社会习俗中产生出来的。
［ 31］

儿童最初道德认知的形成正是来源于习俗中所蕴含

的道德内容，又通过习俗所特有的教化方式，儿童得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这

些认知的内化。  

首先，习俗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儿童之“书”起源于数千年前，

从没有书的时代开始，节日里唱的祝歌、睡前的摇篮曲到祖母的童话故事，都被

收集起来，为了培养儿童最重要的品质，是由伟大的教育学家和艺术家民间创造

的口头传统。
［ 32］

那些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创造的习俗性的教育资源，往往是



教育中最生动活泼的内容表达，也是儿童最喜闻乐见的知识形式，它们是最贴近

儿童真实生活的存在。有学者提出，民间文艺是培养民众道德和知识的一道不竭

源泉，谚语、歌谣、传说等，“不但给予人们以知识，而且注入一种道德的教训

。其它，像民间趣事、谜语等，也大都有智慧的或伦理的启发作用”
［ 3 3］

。“在

当代社会，肇始于原始社会的习俗性德育也以‘民间德育’、‘生活德育’的形

式而广泛存在。”
［ 34］

  

其次，习俗是儿童最初道德印象的重要来源。正如杜威所说：无论是在物理

学还是道德之中，事物的存在必定都是先于我们的感知，心灵中的理性不是一种

原始的禀赋，而是客观适应和关系相互交织的产物。
［ 3 5］

儿童最初道德印象的形

成，需要以其周围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抽象的道德概念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逐

步成熟。习俗作为个体生活的原初性文化背景，在个体初步道德印象生成的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

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

的经验和行为。”
［ 36］

也就是说，人一出生就进入了习俗的规范，人们用诞生礼

俗迎接他的到来，用童谣、俚语和民间故事教给他是非观念，在交际礼节中帮助

他知晓社会规则，在节日仪式中向他传递群体共同情感等。“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俗是最早影响儿童的自然之师、陶冶之源。”
［ 3 7］

如此，习俗便成了我们对社

会道德规范的存在认知与初步了解的门径。品德不是由一般人的行为决定的，而

是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群体及其行为决定的，至少是那些人们可接受的行为，即

容易受到赞美和指责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由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赞美

的东西决定的。
［ 38］

  

再次，习俗也是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习俗通过文化流淌于每一个

人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成为人们自觉维护的模式。这既是一

种便利，也是一种限制。习俗作为共同体的一种“动物性意志”，犹如“第二天

性”一样潜移默化地规范、引导着个体的行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传统习

俗氛围中，被前辈积累起来、传递下来的观念、规范、习惯、礼仪、行为方式等

等包围着，影响着，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把它们接受下来，形成与之一致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方式。”
［ 39］

与民族情绪、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历史风尚等交织在

一起的风俗习惯，往往在其传播范围内深入人心，无处不在而又不见其形，不见

其形而又深受影响，通过潜意识来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人们总是相对稳定地生

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中，而在这些空间范围中，习俗就像空气一样维系着人们的

生活，同样也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与能力。当习俗与人们的生活融

为一体的时候，惯性思维模式一旦产生，相应行为模式的正确性便难以再受到质

疑，因为人们所谓的判断标准本身就在习俗之中。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它既能



加强也能颠覆“自然的是非原则”。当习俗支持这些原则时，它可以提高人类情

感的细腻程度，增加人们对邪恶事物的憎恶；而当习俗反对这些原则时，人们往

往会对自身及他人的不正当行为缺乏意识，忽视了其应有的报复和惩罚。
［ 40］

  

（二）儿童道德情感因习俗浸染而丰润  

儿童良好行为的维持离不开情感，道德情感为儿童良好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动

力，这种情感的获得，不是依靠说教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浸润的。习俗为儿童道德

情感的丰润提供了一种先验道德背景。中华民族乐于在任何细小的生活习俗中注

入丰富的情感，进而又通过亲身体验去回味它们并年复一年增生新的情感，如此

往复，情感便日益丰满。  

首先，习俗是寄托群体成员情感的载体。习俗作为人类长期生活经验的成果

，经过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创造、价值积累和精神记忆，使生活

在其中的人们不断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心灵上的慰藉。承载着人们丰富情感的众

多习俗活动，常常通过娱乐、宣泄和弥补等方式，调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悲

恐等情绪。“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景象，由

此萌生对生活的眷注和对人类理想的追逐，这是任何道德说教皆不可规约、任何

政治律条均无法限止的自由自在。”
［ 41］

随着时代进步，习俗的内涵虽然会发生

一些改变，但其带给人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却愈加强烈，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支撑

和心理依托。  

其次，习俗滋养着儿童的道德情感。习俗文化所蕴含的情感色彩是最为浓烈

的，一个节日的由来、一段美丽的传说，都蕴含着该民族的记忆和骄傲。个体的

情感就是在这些年年岁岁的民俗活动中反复接受民俗文化情感色彩的熏染而逐

渐鲜活起来，例如，春节所表达的合家团圆的期盼，以及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

的向往；清明所讲求的慎终追远，包含着民族祈愿与感恩的伦理关怀；端午所传

递的慷慨正义的家国情怀；中秋所寄托的团聚庆贺、共享丰收的喜悦之情。而伴

随着人的成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面对不断重复的节日礼俗，又产生了不一样的

情感体验，个体的情感就在这样年复一年的独特体验中日益丰满。“民俗文化以

其鲜明的潜在性和弥散性等特点，在人心灵深处长期持续的渗透，在人的主观认

知上增添传统文化意识与主流价值观，这些内容的获得不会通过物质化的奖惩形

式体现，而是在浸入人的心灵世界，完成对人道德情感的培养以及心性的塑造之

后，又作用于个体未来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以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 42］

  

（三）儿童道德行为因习俗规约而合宜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都具有群体的充分的‘俗’。”
［ 4 3］

习俗作

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行为典范，时刻影响熏陶着民族群众，在个体生活中以潜

移默化的警示教育方式规范着个体的社会行为，形成了一种对个体行为的习俗性



规范方式，贯穿在人的一生中。行动的可传递部分是它们所暗示或呈现的行动模

式，以及要求、建议、规范、允许或禁止这些模式的信念。特定的行动往往会指

引着人们的后续行动，在某些条件下成为人们对未来行动的规定。对于生活在某

种传统中的人来说，这种传统的可接受性是不言自明的。当一个传统被接受时，

对接受它的人来说，它就像其行动或信仰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生动和重要。它是

现在的过去，但它和任何最近的创新一样，都是现在的一部分。
［ 44］

 

首先，习俗具有约束儿童行为的力量。“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

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
［ 4 5］

这种规范直接来自生活，具有广泛性

、无形性和深层控制性，形成了相对于法律法规和权威命令等强制控制的一种“

软控制”，约束着某一群体中人们的行为。习俗来源于生活，其行为规范功能又

直接指向人们的日常生活，“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

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

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
［ 4 6］

。“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

，由此要求人们随俗、守俗，做到“礼从宜，事从俗”；同时，“习俗文化广泛

的社会性也使人们在生活中互相监视着行为的道德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违背了

群体的道德习惯，大家就会将他拽回习俗的规范中来”。
［ 4 7］

特别是当某种风俗

习惯已经深深扎根于当地，为当地人们所认可、遵从时，一旦出现超出其约定范

围的行为，就要面临社会舆论的谴责，同时违反者还要承受心理上的愧疚感和负

罪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其次，习俗有助于培养儿童稳定的行为习惯。习俗作为一种模式或规范，通

过感染、模仿和遵从，作用于人们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青少年的道德行为、

习惯往往是在参与成人世界的民俗活动中模仿、习得的。”
［ 4 8］

而人们从习俗中

习得的行为模式，因其符合所处社会通行的普遍约定，能够轻松得到周围人的认

同与肯定，这一行为也就更有可能长久地维持下来，最终成为具有稳定性和持久

性的道德行为。习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与

行为方式。习俗移人，贤智者不免。长期处在良好习俗生活氛围中的个体，会产

生一种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遵守和践行道德所规定的行为。就像中国人尊老爱

幼的行为往往是自然而然的，如同融入我们血脉的认知，这是一种习俗长期发展

的结果，也是习俗力量最好的见证。“当某种行为模式已经在群体中变成习俗时

，任何偏差都会引起一阵非难，这种非难与道德过失所引起的非难极其相似。”

［ 49］
儿童行为习惯的形成和意义取决于他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习俗环境，而且随

着他们对将来成果的预见，这种行为就会加强，成为人类无尽链条中的环节。
［

50］
  



“人总会受到思想、情绪和习俗的支配——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自身的本质所

在。”
［ 51］

我们从出生就进入了习俗的范围，直至死亡都被习俗相染，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自小习惯并已经接受的那些观点和对事物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下来

，即使使用理性和经验的全部力量，也无法将之根除掉”
［ 5 2］

。这就是习俗的力

量，不问缘由，只要照办，生活就能顺利进行。习俗便凭借这种神秘的力量约束

着其影响范围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三、育德如何实现：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理路  

习俗根植于日常生活，从起源之初便蕴含着教化功能。同时，我们也需要认

识到习俗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不能全然依靠那种自然、自发的日常熏染，还

需要学校采取有意识的专门措施来促进习俗育人工作。学校需要引导儿童对习俗

进行理性审思，辨风正俗，充分挖掘习俗性道德资源，依托日常教学与开发特色

习俗课程，围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

构建习俗育人体系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  

（一）辨风正俗：引导儿童对习俗进行理性审思  

“一地有一地之风，一国有一国之俗，既入其中，皆能移人积习，既久与之

俱化，忘其是非。”
［ 53］

当习俗进入一个群体的心理并成为一种情感情绪时，便

以一种无意识的姿态先在地影响着群体成员，使人们丧失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

能力，容易造成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习俗自然有其精华与糟粕，也面临着种种危

机与困惑。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儿童对习俗加以理性审思和科学分辨习俗善恶。  

广大教师要引导儿童科学认识身边的习俗，区分出良俗与恶俗、不恶但却不

符合现代生活的习俗。生活的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问题既不能通过

完全抛弃我们的习惯、风俗和制度来解决，也不能通过顽固地坚守它们，并抵制

所有修改和重建它们的努 力来解决。
［ 54］

因而，对待各式各样的社会习俗，首

要的是辨风正俗，既不能盲目信服与遵从，也不能全盘否定，教师要以客观理性

的态度去引导儿童辨析并谨慎对待各种风俗。对于恶俗，教师要引导儿童充分认

识到其存在的危害性，坚决予以摒弃；对于良俗，师生之间也要充分讨论这种习

俗为何存在、存在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等，并引导儿童积极参与良俗活动。“

民俗文化二重性决定了其教育效应的二重性。”
［ 55］

无论是摒弃还是引导，这种

辨风正俗的活动，都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知道是非曲直、善恶美丑。  

良俗对儿童群体形成共同意识、凝聚强大力量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并积极

作用于儿童道德判断、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人

格的重要力量。学校要积极宣传、引导儿童认识、了解和参与那些体现民族特色

与传统的习俗。以与春节相关的习俗为例，从扫房子、备年货、贴春联、贴窗花

，到扫墓祭祖、除夕团圆、迎神守岁，以及爆竹声里迎新年、走亲访友拜大年、



张灯结彩闹元宵，等等，这些习俗承载着最为诚挚的民族情感，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的象征，应当重视并主动传承其精华。  

（二）课堂教学融入：在教学中渗透良俗的道德影响  

课堂教学作为学校德育的主阵地，成为习俗德育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

需要推进优秀习俗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将习俗育人价值与学校教学工

作相结合。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习俗内容进入教材，尤其

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与民间习俗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依托学科教学，充

分挖掘教材中习俗文化的德育资源，同时结合学生日常生活开展教学活动，进一

步拓展习俗的德育影响，便成为习俗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一条有效路径。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适时适度地把学科知识和现实生活巧妙结合起来，

找准切入点，恰当利用习俗文化资源，创设充满生活气息的教学情境，激发儿童

学习兴趣，提升儿童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平。以小学三年级古诗词《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为例，教师在指 导儿童完成基本的学习目标后，可以从诗中所提及

的重阳节及登高远眺、插戴茱萸的习 俗导入，进一步展开讨论和学习。将茱萸

枝插戴在头上是重阳节常见习俗，用于辟邪驱疾，此外，还有食重阳糕、饮菊花

酒、放纸鸢等习俗，其中风筝历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是一项强身健体、愉悦心

情的趣味活动。现代社会人们又赋予重阳节以“老人节”之称，进一步强调了其

敬老与感恩的含义。  

习俗融入课堂教学要关注到教学内容的适切性，要注意方式方法，从而做到

有机结合。教师要灵活运用阅读、表演、绘画和讲故事等多种手段，借助多种途

径，整合校内外资源，结合图片、故事、史料、纪录片以及影视剧情等形式，生

动形象地向儿童展示并传达习俗背后的情感，帮助儿童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

观念与伦理精神。这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教学不能把习俗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道

德情感传递给学生，那么学生所学到的习俗知识将毫无意义。此外，有关习俗的

教学也要注重教学材料和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要将习俗用“活”，毕竟

在民俗学中即使是神话这种最稳定的口头体裁，在不同的表演中也很少是相同的

，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 5 6］

因此，教师在进行习俗的课堂教学融入时，可

以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环境等因素，进行适当调整和创新。  

（三）习俗课程：依托本地资源研发习俗德育课程  

习俗作为特定区域内人们普遍且稳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区域

内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区域文化性格的典型代表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应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习俗文化资源。因此，

广大学校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地方习俗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习



俗课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方式和信息通讯手段，进一步凸显习俗文

化的特殊德育功能。 

成功的地方习俗文化特色课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习俗文化与学科知识

的整合，要从多个学科领域中，结合习俗文化资源，选定一个中心问题。以问题

引领课程设计，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使所有的习俗知识产生相互依存关系。如此

一来，学生就能够在习俗课程与多学科课程相整合的过程中汲取营养，从而收获

一个比各部分之和更大的经验。
［ 57］

二是教师自身要对习俗的德育功能有深刻认

识，积极引导学生关注本地区的习俗文化，并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和搜集生活中的

习俗事象，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加深对习俗文化的理解，进一步感受其中强烈的

人文关怀，主动接受优秀习俗文化的熏陶，也可以组织学生适当开展一些有关习

俗的活动，使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学校教育对习俗文化教育价值的开发，是优

秀习俗文化的传承、民间习俗教育意义的实现，以及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三者

相辅相成、合作共赢局面形成的最佳切入路径。  

（四）校园习俗活动：围绕传统文化开展习俗德育活动  

习俗来源于生活，常与一些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民间俗信等相关的仪式活

动相结合，人们对习俗的认知与感悟往往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在所有的共同活

动中，都有种能够温暖人心并使人意气风发的东西。”
［ 5 8］

习俗活动以其生活化

、情境性、体验性和周期性，呈现了民间习俗中德育资源生动且深刻的一面，成

为人们接受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习俗与其说在于感觉和舆论

，不如说在于实践。”
［ 59］

要使习俗更好地发挥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功能，就要

构建以习俗为主题的学校活动体系，促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中增长见识

、提升能力和丰富情感道德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自身良好道德的塑造。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的推进，历来为我国教育部门和全国各地学校所重

视。在具体开展的过程当中，要让传统文化在广大校园焕发生机，用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学生道德成长之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面、系统、可持续发展，学

校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学校活动作为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

以实践体验、亲历感悟、行动反思等方式，促进自身道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道

德教育实践的重要载体。因而，要借助学校活动的育德优势，有意识地融入优秀

民间习俗文化，构建一系列以习俗为主题的学校活动，促使习俗真正成为学生生

活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提升习俗育人的影响效果。  

将习俗育德落到实处，需要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其一，学校要形成整套完

备的、体系化的校园习俗德育活动机制。改变以往碎片化的活动主题和开展时间

，结合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和本地特色风俗习惯，选取民间习俗精髓，制定明确

的活动目标和原则，优化活动设计和体验，建立并完善活动评价机制。确保学生



能够在完整且连续的校园习俗活动中，受到民间习俗所承载的优秀文化的感染与

教育，亲身体验民间习俗的道德精神力量，从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学校也可以与

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寻求积极合作，并为这些民间艺术工作者们创造和提供场所，

以分享和展示他们的民间习俗文化成果，从而实现学校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资

源的引入。
［ 60］

其二，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将直接影响学校习俗活动的开展效果，因而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调动

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主题选择、活动方案设计以及活动组织、活动评价等环节。学

校可以让学生自己表演习俗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组织他们自己的习

俗活动，让学生在自己选择的习俗元素和开展的习俗活动中，打开思想之门，激

活情感体验，提升道德境界，追求自我完善。毕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时间

和事件，可以在许多习俗的歌曲和游戏中得以实现。
［ 6 1］

思想品德的形成，往往

需要在获得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完成，学生只有亲身参与丰富的校园习俗文化活动

，所获得的知识才能因为亲历而更加扎实，所领会的情感才会由于体验而更加真

切。  

（五）生活浸润：引导儿童广泛参与社会习俗活动  

社区和家庭作为民间习俗产生并传承的根基所在，是习俗育人的重要场所。

学校、家庭与社区要相互协调、共同发力，将习俗活动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无处不在的习  俗因素中体验与感悟其所内含的独特情感和价值观念，从而

推进优秀习俗文化的现代传 承和创新发展，促使民间习俗在增强群体凝聚力、

强化身份认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个体乃至群体道德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一是在家庭方面，要重视家风建设和人生仪礼教育，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

与实践所传承下来的优良习俗，也是当下在家庭中开展习俗活动道德教育的重要

载体。家长作为家庭习俗活动道德教育的主导者，要有意识地以家庭为单位，围

绕人生仪礼和民族节日等习俗元素开展与之相适应的家庭活动，带领儿童共同创

建凝聚家族精神气质的优良家风，营造良好的家庭习俗德育氛围，确保儿童在家

庭生活中也能受到习俗教育的熏染。二是在社会方面，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要有

计划地举办与习俗文化相关的节日庆典、艺术展览、歌唱比赛等活动，向儿童展

示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致力于传统礼俗的发扬及其时代融入。例如，

西安市近年来推出的“西安年·最中国”特色民俗主题活动，北京朝阳区历经  

13 载打造的“春分·朝阳”文化盛典等，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三是要充分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搭建习俗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网络媒体对习俗文化的传

播和导向作用，提高儿童对优秀民间习俗的了解和认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热爱

习俗、积极参与习俗活动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扩大优良习俗的道德影响范围。 



努力沟通学校、家庭与社区，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习俗活动德育网络，是

完整发挥习俗育人价值的必然选择。儿童在参与习俗活动的过程中，感知和体验

习俗文化，唤起情感投入和情感共鸣，加深对习俗内含道德规范的认同与理解，

从而实现近似无意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习俗育人效果。 

我们重视习俗性德育，探索习俗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学校实践机制，并不是

机械盲目地“依俗而行”、以习俗性德育代替反思性德育，而是要充分认识到习

俗性德育和反思性德育的连续性关系。习俗性德育与反思性德育看似是悖论，实

则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习俗性德育能为个体道德成长提供地域性、情境性的

道德理解，而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的道德主体则会审视习俗的正当性，并有意识地

辨风正俗，剔除不合时宜的陋俗、恶俗，进而促进社会良俗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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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ustoms Promote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Hu Jinmu & Du Yue  

Abstract：Customs，a phenomenon from social life and culture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reflect a behavioral mode and values shared by a certain 

group.Sharing the same origin with morality，customs feature morality by nature，and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ir formation and evolution，customs are 

constantly edified by ethical and moral spirit，infiltrated by group emotions，and restricted by 

behavioral norm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moral cognition，the enrichment 

of moral emotions，and the formation of moral behaviors and habits. Meanwhile，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customs are different from morality，and that only good customs are of educational 

value. Schools need to guide children to think rationally about customs and distinguish good 

customs from bad ones，explore customary morality resources，carry out activities about 

customary moral education by relying on daily teaching，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s-related 



courses，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guid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customs-related activities，

and build a system for customs-base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so as to promote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morality；custom；customary moral education；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